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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之旅:最早走出非洲的路线 
蔡晓云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 

 
评论文献：Mellars P (2006) Going East: New Genetic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odern 

Human Colonization of Eurasia. Science 313:796-800. 

 
摘要：麦拉斯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中，结合了遗传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证据，推断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群

是大约六万多年前通过红海南端进入亚洲，并且快速地到达南亚和东南亚，进一步到达澳洲的。从作者的分

析看来，这一早期的路线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作者的分析并不能分辨其后可能存在的多次迁徙。所以作者提

出的早期路线可能主要与澳大利亚人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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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East: the Earliest Route Out of Africa 
CAI Xiaoyun 
MOE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per of Mellars in Science, the author combined the evidences from genetics and archaeology, 

and suggested an early migration route for modern humans. The earliest human population left Africa around 60,000 

years ago, entered Asia via the south tip of the Red Sea, and arrived i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rapidly, and on 

to Australia. Judg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at paper, this southern route is very logical. However, this kind of 

analysis can not distinguish the potential later migrations out of Africa. After all, the early route suggested by Mellars 

is most likely the route that Australoid populations have gone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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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从古至今，

几乎总能引起人们的探索热情和无休止的争

论。从人类进化之初的原始祖先的起源，到

现代人类是单地区起源还是多地区起源问

题，再到走出非洲后人群迁徙路线的重构，

都成为了人类学专家和大众关注的焦点问

题。尽管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已渐渐被广泛地

认可，但是人类走出非洲后，究竟是如何向

东迁徙的？这个从非洲近期起源说提出以

后，一直是最热门的人类地理迁徙问题，是

保罗·麦拉斯在 2006 年《科学》上发表的论

文《走向东方：对现代人移居欧亚大陆的新

的遗传学和考古学透视》之中的重点论题。 

不断地向新栖息地移民，早在百万年前

就是人类的生态学特征之一。在本文的作者

麦拉斯看来，考古学和遗传学近期的进展，

使得围绕四万到六万年前现代人移民到亚洲

的路线而产生的争议渐渐趋于明朗化[1]。 

现代人群最初从非洲走出来，是在相对

而言较短的时间内（最多 15 万年），沿着所

谓的海岸快速通道[2-4]向东进入澳大利亚

的。这一点，很多科学家是达成共识的。但

是解剖学和遗传学上真正的现代人类，最早

是通过一条线路东进的，还是经由两条甚至

更多的线路，分几个群体各自分散开来的，

对此争议仍然颇多。早在 1994 年，拉尔和佛

雷就提出南北两线分别扩散的迁徙格局

[5-7]。最近，采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对亚非

人群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展开了更为广泛

和深入的研究，很多结果都表明两个甚至更

多的独立扩散事件可能性并不大[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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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人最早从非洲进入亚洲和澳大利亚的路线图 按照 Forster 和 Matsumura 的观点[3]：该模型假定起

源于东非，经由尼罗河谷和西奈半岛（北线）或是经由红海口进入阿拉伯和澳大利亚（南线）。 

Fig.1 The earliest route for modern human going out of Africa into Asia and Australasia  According to Forster and 

Matsumura’s hypothesis[3], there were two routes out of East Africa. The northern route was through the Nile Valley and Sinai Peninsula, 

while the southern route is across the south mouth of the Red Sea into Arabia and finally to Australasia. 

 

南亚的一些考古发现，大量的小型星月

型的石器，抑或是用鸵鸟蛋壳制成的钻孔小

珠以及附带十字图形的蛋壳，与南非甚至东

非很多遗址里的器物有惊人的相似。这似乎

是给早期现代人类迁入南亚和他们祖先可能

生活在南非或东非提供了强有力的联系。 

而澳大利亚的考古报告，不光在器物的

相似性上，更是从环境因素、文化和技术发

展看来，都佐证了作者希望论证的观点。如

果着眼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缺乏高质量、具

有细密纹理的石质来进行工具生产，再从工

具的特殊功能及其中反映出的早期人类文化

技能行为来考虑，可以说考古发现的大量石

器应该推测为人群单一“南线”渐次扩散的

产物。就如另一篇评论文中所说的，“我们

同意麦拉斯先生的观点，史前人群长途的扩

散旅程中伴随着多次的小型奠基者效应，从

而导致随着与起点距离的增加，遗传多样性

的下降，或许还有文化特质的丢失”[10]。 

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现代人类迁移

至近东和欧洲，则一定是先经由亚洲西部或

南部才到达此处，而不是通过“北线”扩散

中的尼罗河谷和西奈半岛。因为作者认为现

代人类在南亚和东南亚定居的历史要比在近

东于欧洲的历史早得多。距今大约十万年的

以色列斯库尔和卡夫扎遗址，可能属于一支

不成功的走出非洲迁徙群体。 

所以，综合各种证据看来，最早成功走

出非洲的人群，在大约六万多年前穿过红海

南端的巴贝芒德海峡，迅速地扩散到南亚和

东南亚，并进一步到达澳洲。亚欧大陆的其

他群体则是在更为晚近的时期中从这一路迁

徙群体中演变出来的。 

实际上，作者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分子人类学对各地人群的最深年龄的估算，

以及最早器物的比较。这就限制了分析中对

后期的不同迁徙过程的分辨能力，而只能够

辨认出最早走出非洲的一支群体。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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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支群体与现代分布于澳洲和美拉尼西亚

地区，以及亚洲南部的棕色群体是有关联的。

棕色群体是最早走出非洲的群体，其迁徙路

线是沿海岸线前进的观点[11]是有根据的。 

现代人类从非洲扩散到亚欧大陆的大致

轮廓已在作者的分析下愈加清晰，同时我们

也看到了这些工作与分子人类学、考古学甚

至地理学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作用。分子

人类学专家的协同研究，顿时给那些可敬的

考古学家辛苦挖掘出来的器物赋予了生机。

在人类学家的合理推论下，一段段鲜为人知

的历史就展现在我们眼前。麦拉斯先生的杰

作就是进一步揭开了东进路线的神秘面纱。 

因而，虽然文中仍很多考古学的证据还

不够充分，有些论断仍处在推测阶段，但是

我们一定能挖掘出更多的遗传学和考古学证

据来为我们更好地描绘扩散进程细节添砖加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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